
清明时节，乍
暖还寒，山坳里的
桐花紫紫白白地开
了，一蓬蓬叠着，一
串串垂着，随风摇
曳。泡桐的树干直

而圆，撑起繁花满枝的树冠。这是由
铜陵钟鸣镇东行数里许的狮子山。
山之西麓，有古刹名为下清凉寺，寺
旧址旁有桂花树，日光出来，花木灿
然。其西侧的绿树翠竹中，一圆形麻
石叠砌坟冢坐北朝南，青藤覆其上，
碑刻“宋贤陈翥之墓”六字，静静地立
在岁月里，这便是北宋时种桐人陈翥
之墓。据清乾隆《铜陵县志》载，下
清凉寺始建于宋嘉定二年，原为陈
翥家族看管祖业的庵堂，现已于旧
址处重新修建新寺——而那桐花绽
放的山坳便是陈翥当年种植泡桐之
地。也许陈翥就是一棵冠带峨峨、
身姿挺拔的桐树，站在北宋的一场
未尽的花事里。

陈翥，北宋林学家，生于安徽铜
陵狮子山下。他曾有跻身科举的热
望，奈何屡试不第，又遭沉疴十载，于
四十岁时甘为布衣，于此地种植泡
桐。那是庆历八年冬天，欧阳修在京
城主持的庆历新政半途而废，朝堂之
上暗流涌动。陈翥于乡野治田数亩，

欲栽种桐树和翠竹。有乡人劝他说：
“栽种桐树和竹子，不如栽种桑树。
桑树一年长一次叶子，用桑叶换钱来
购买桐树树苗和竹子苗，收益能有好
几倍呢。桐树和竹子哪是维持生计
之事呀？”陈翥沉默了，终是在山田之
上遍植桐竹。他自道：“我虽是平民百
姓，孤苦又不得志，但心中也有自己的
喜好。竹历寒而不凋，秉坚贞之操。
桐顺时而荣枯，合天地之道。待他日
桐荫蔽日、竹影婆娑时，我会邀请好友
们坐在石凳上，一起谈诗书、论古今，
让后世之人知道我虽然没有依靠种植
桑树发家致富之能，却有虚心等待凤
凰降临的心意。”——此事见于陈翥
《西山桐竹志》，可见其清雅之志。

此后，陈翥隐居乡间，荷锄山丘，
与桐相伴，以“吾有西山桐”的吟哦
声，留下了《西山桐十咏》。在他的诗
中：桐树从山野移植而来，初始树苗
尚小，叶片尚未完全展开，但他对它
充满着期许：他以篱间凡雀与传说中
的祥瑞鸑鷟对比，期待桐树能吸引高
贵之物，长成大树后，或为栋梁之材，
或为楹桷之料，无论大小各尽其用
（《桐栽》）；桐树之根在灼灼桃李之
间自在扎下，上承云雾之润，下吸泉
源之甘，盘根错节，生长之际推动土
壤隆起，一寸寸地涌动着坚韧的力

量，而这便是成为栋梁之材的根基
（《桐根》）；桐花清丽，“白者含秀色，
粲如凝瑶华。紫者吐芳英，烂若舒朝
霞”。可世俗之人多逐丹药功利，竟
对这般天然秀色视而不见，徒留浮华
（《桐花》）；桐叶繁如翠幕，色若青
圭，风摇时轻摆，雨落时静承，藏尽
柔韧与谦逊。此叶虽能容纳凡鸟筑
巢，但他更愿那可为仪凤提供栖息
之地（《桐叶》）；桐果如同乳头般圆
润饱满，藏于绿叶之中，吸引翠鸟前
来筑巢。这种果实外皮光滑，内里
种子繁多，在阳光照耀下逐渐变轻，
而在雨水浸润后又变得沉重起来。
霜降后果实开裂，种子随风飘散，在
传播着生命（《桐乳》）；而风中的桐
树，细小的枝叶在轻轻晃动，细密的
树叶形成斑驳阴影。风穿过枝叶
间，发出“沙沙”的声响，如同琴弦奏
出美妙的旋律。他不愿听到孤独的
天鹅的哀号，而希望听到凤凰栖枝
时的吟唱（《桐风》）；而桐径之上，桐
树笔直挺拔、规整有序，月光漫过、
花影叠着、晨露沾过、落日映着，在
晨昏四时里每一刻都透着清幽静谧
（《桐径》）；桐树枝条柔软交错，叶片
繁茂生长，会形成疏影横斜的树
荫。日午时分树影重叠，风摇叶动，
光影如翠帘轻展、云霞流转。他闲

适地坐在桐荫里，忘却孤愁，自得悠
然（《桐阴》）……诗中，陈翥多将桐
木作为制作琴瑟之材，“况有奇特
材，足任雅琴用。中含太古音，可奏
清风颂”（《桐孙》）。这种用桐材制
作的雅琴，承载着太古清音，藏着对
清雅人生的追求。他还将桐树与

“凤栖高枝”相系，“不能容燕雀，只
许栖鸾凤”（《桐孙》）——陈翥的咏
桐诗，融合了自然之美、人格象征与
人生哲思，借桐树表达对世俗名利
的超脱，以及对高洁雅致和闲适宁
静的追求。

泡桐影里，风过流年。陈翥种下
的桐树“凡数百株”，郁郁成林。他在
那风穿叶隙的光影里，于北宋皇祐年
间撰成《桐谱》书稿约1.6万字。这是
世界上最早的桐树科学著作，李时珍
《本草纲目》、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
长编》等曾据此参述,后被美国《经济
植物》杂志（1961 年第一期）引述。
陈翥之名便随着这桐影的婆娑，站在
了中国林学史的森林里。

如今的狮子山下，陈翥在枕山
听风，泡桐依旧枝头缀满花序。这
里的国有林场泡桐种质资源库，已
成为全国唯一的泡桐属国家级资源
库。桐树挺立千年，分不知哪棵来
自北宋。

□朱斌峰

翥影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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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这个痒痒的季节
十分亲近人情
阳光脆响
草木醒来

暖风如波漾漾晃动
串缀起繁茂的节气
世间的一切
都在期待中骚动

咝咝有声有色的阳光
一瞬间点燃
跨季的胭脂飞红
时光将把我们
镀金的欲望运往哪儿

而我真正要想表述的
绝非仅仅花与草
你一定会知道

光阴链

白天
夜晚
白天为夜晚的诞生
而白天
夜晚为白天的莅临
而夜晚

日月星辰
江河湖海
节气轮转
沧桑更迭

世间的一切
都在光阴链上
循还置换
互为序章
或终曲

□王钢洪

痒痒的季节（外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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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人 待 客 ，总 少 不 了 那 一
杯 茶 。 不 必 是 明 前 雀 舌 ，也 无
需 玉 盏 金 瓯，只在递接的指尖流
转间，便藏了主人的心意，映了彼
此的情分。我记忆里的几杯茶，
恰似散落时光里的星光，时隔多
年 想 起 ，茶 汤 的 温 度 仍 能 漫 过
心口。

父亲的老友张伯，在巷口守着
间修车铺。铺子后间支着张磨出
包浆的旧木桌，桌上总摆着套粗砂
茶具。每次我跟着父 亲 去 串 门 ，
脚刚沾到铺门口的青石板，张伯
的声音就从里屋飘出来：“来啦？
先坐，水早烧上了！”他那只铝壶
壶底积着层薄薄的水垢，却被擦
得锃亮。水壶“ 呜呜”响时，他便
从抽屉里摸出个青釉小罐——里
面装的是他儿子从杭州寄来的西
湖龙井。

张伯取茶从不用茶勺，总用拇
指和食指捏起一撮，先凑到鼻尖
轻嗅，指尖的茶叶还沾着点白毫，
再 缓 缓 撒 进 茶 壶 。“ 明 前 龙 井 金
贵 ，得 让 它 好 好‘ 呼 吸 ’，香 才
透 。”他 常 说 。 水 开 后 他 等 水 温
稍 降 ，提 着 壶 柄 绕 着 壶 口 转 ，看
着扁平的茶芽在壶里渐渐舒展，
像刚睡醒的春叶，才把第一遍茶
汤倒掉——那是“润茶”。第二遍
茶 汤 浅 绿 透 亮 ，热 气 裹 着 茶 香 。
张伯递茶时，总把杯把转到我手
边，指尖避开杯口，笑着叮嘱：“慢
点儿喝，别烫着。”我捧着粗砂杯，
茶香混着淡淡的机油味，竟格外
让人安心。那茶鲜爽清冽，就像
张伯的性子，温和里带着股敞亮
劲儿。

后 来 我 在 外 地 上 学 ，曾 去 黄
山室友春兰家做客。她老家院子
里栽着两棵老桂花树，我们去时
正赶上花期，细碎的金桂落了一
地，连风里都裹着甜香。春兰的
母亲迎出来时，手里还攥着块刚
揉好的面团，面粉沾在袖口上，笑
着 往 屋 里 让 ：“ 路 上 累 了 吧 ？ 快
坐，我给你们泡一杯今年的黄山
毛峰。”

春兰家的茶具是细白瓷的，杯
沿描着圈浅金。她母亲从竹制茶
筒里取出茶叶，芽头嫩黄绿，还沾
着点山野的气息。煮水用的是紫
砂壶，水开后先提着热水把盖碗
里外浇了遍，待碗壁温热，才取一
小撮毛峰撒进去。倒热水时她特
意抬高壶身，让水流细些，眼看着
茶叶在水中轻轻翻滚，嫩绿的叶
芽像刚抽枝的春柳。焖半分钟掀

开盖，清新的兰花
香混着茶叶的鲜爽
气 涌 出 来 。 倒 茶
时，她手腕轻轻一
倾，茶汤顺着杯沿
滑进杯，刚好七分
满—— 她 说“ 茶 满
欺 客 ”，这 是 老 辈

传下的规矩。她
把杯子递到我手
里，茶汤澄亮得能
看 见 杯 底 的 细
毫。喝一口，先是
茶叶的鲜爽在舌
尖散开，接着是兰
花 香 慢 慢 漫 上
来，咽下后喉间
留 着 淡 淡 的 回
甘。桌上摆着刚
蒸好的桂花糕，
咬一口软糯 ，再
啜一口茶清甜，
浑身都浸在江南
的温柔里。

最 难 忘 的 ，
是去年回乡下看
外 婆 。 我 工 作
忙，隔了大半年
才回去。刚进院
门，就看见外婆
坐 在 门 槛 上 择
菜 ，蓝 布 围 裙
沾 着 菜 汁 。 她
见 了 我，手里的
菜 梗“ 啪 嗒 ”掉
在地上，颤着声说：“我的娃，可算
回来了！”她拉着我的手往屋里走，
掌心的老茧蹭得人发痒，不等我
坐 下 ，转 身 就 往 灶 房 跑 ：“ 我 给
你泡杯茉莉花茶，你小时候最爱
喝的！”

外婆用的是个搪瓷杯，杯身上
印的“好好学习”早就褪了色，杯
口还缺了个小角——那是我当年
摔的。她从樟木箱里翻出个蓝布
包，层层打开，里面是茶叶罐。“这
是春天摘的茉莉，和茶叶拌在一
起 晒 了 三 回 ，比 外 面 买 的 香 得
久。”外婆说着，手有点抖，抓了三
次才够量，倒进杯子里，又眯着眼
挑出两片碎叶。热水倒进去的瞬
间，白色的茉莉花瓣在杯里浮起
来，像小小的船，载着茶香飘满屋
子。外婆把杯子递我时，掌心裹
着杯底的温度，反复叮嘱：“小心
烫，慢慢喝。”

我捧着杯子，茶汤的热气模糊
了视线。这茶还是不浓不烈，裹
着 外 婆 的 味 道 。 外 婆 坐 在 我 旁
边，絮絮叨叨问我加班多不多、有
没有按时吃饭，我一边听着，一边
小口啜茶，忽然懂了：最好的茶，
从来不是什么名贵品种，而是藏
在茶汤里的牵挂。是张伯递茶时
转过来的杯把，是春兰母亲倒得
刚好的七分满，是外婆挑了又挑
的碎茶叶。

客 来 递 上 一 杯 茶 ，递 的 从 来
不是茶本身。是寒夜里的暖意，
是久别后的亲近，是说不出口却
都懂的心意。那一杯茶的温度，
能穿过岁月的缝隙，留在记忆最
软 的 地 方 ，每 次 想 起 ，心 里 都 暖
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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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之春草原之春 仇笑平仇笑平 摄摄

春天有影子吗？当然有。春天
的影子，是花的影子，叶的影子，风
和雨的影子，山和水的影子，也是
殷勤探望春天的人的影子。

花的影子，在春天是最常见
的一种影子。一种花开了，便引
来众人的围观，人们用图片，或是
文字来传递花的讯息，也记录下
那些花开的影子。花的影子，何
其荣幸，但花的影子，又当得起
这样的宠爱，它们是宠不坏的，
越宠越开得恣意、艳丽。杏花春
雨，是江南诗意的花影，它的身
后，适宜一座深深的青砖黛瓦的
老宅，在细细的雨里。桃花朵朵，
该在山下的一湾清溪边，数枝桃
花红艳，映水而开，在暖阳下热
闹，在水里清静，便极尽春之妩媚
了。樱花的纷繁，总感觉有些不确
定的清泠，花虽繁，终是经不起一
场风雨，数日暖阳。牡丹盛开，好
像世界忽然间就安静了，只等着它
们花开，也只等着它们在春天里高
调喧哗了。荼蘼有些谨慎，花事了
了，是在为春天的花影作着总结，
总也说不完，总也说不好，它想为
春天的花影留下余念，也留下余
味，只是还没等它絮叨完呢，一转
身便是夏天了。

我们习惯了看阳光下，春天
新叶的影子，那些新叶的新绿淡
黄 是 可 人 的 ，是 能 让 人 心 融 化
的。直到我发现，可以从另一种
角度去看它们，就是逆着光去看
它们的时候，我才觉出了那些新
叶的惊艳。鸡爪槭的新叶很小，
淡淡的红，叶脉清晰。逆光去看，
它的细枝，如淡墨勾出的细线，墨
线里暗藏一点深红，在那些规则

分布的细线尖端，伸出小小羽状
叶片，呈现出透明的淡粉浅黄色，
叶柄的基部，有小面鲜红的叶托，
画面看上去清爽而明丽。逆着光
看，紫藤的藤，是黄褐浅灰的淡墨
色，是随意勾勒的几笔，叶片明黄
浅黄，点缀着的几串紫藤花，是粉
紫色，随意框出一个竖长的画面，
便是一帧上佳的写意花卉，无须
落墨便成画。春天里，每一片新
叶的影子，都是一幅画，或细描的
工笔，或泼彩的写意。

风和雨的影子，总是让人难以
捉摸。风牵动着雨，雨有时候也很
随意和任性。风雨之夕，我站在
窗前看着外面，看着风雨不定的
样子，也就没有了耐心。于是坐
下来，随意地看看书，想着自己的
心事，任风和雨互相晃动着彼此
的影子。

山的影子，天天在变，一天一
个样子。层层叠叠的绿堆涌而来，
如浪，会堆会卷，层次分明；也如
山，高低错落，连绵不绝。看不完
山影的变，就看水吧。春水，是活
泼善动的，山间的溪流自是不用说
了，即便是河里、湖里的水，也是如
此。我站在湖边看水的时候，被水
的涌动晃晕了眼，定了定睛再看，
还是这样，湖里的山影、树影、花影
被搅动、撕碎，又聚拢、晃动，如此
往复。我想，不如定格那些晃动的

水面，看看它们真实的样子。我拍
下那些水面的照片，把它修成黑白
的模式，那些呈现的水面的波纹、
那些曲线、漩涡、色块，深浅不同、
大小各异，在很多张图片中，我甚
至找不出一条相似的线或斑块，我
被那些水迷惑了，它的影子那样善
变，我怎么能抓住它呢，可它的样
子，又是让我分外迷恋的，我常常
站在岸边，静静地看着水的影子，
我希望它们也能在某一刻，和我
一样，也能稍稍安静一会儿，好让
我看个究竟。难道一湖春水，就
不想看看我们这些在水边看着它
们的人的影子吗？

前几天，我看到一张图片，是
一位校长拍的。校长在下班回家
的路上，看见一位穿校服的少年，
正站在路边的樱花树下，抬头看一
树盛开的樱花，那样深情投入的样
子。校长停下车，没有打扰孩子，
轻轻按下了手机的拍摄键，定格了
一位少年在春天里抬头看花的身
影。看到照片的那一瞬间，我被
那张照片圈粉了。是啊，这才是
这个春天里最美的影子，一树纷
繁的樱花和一位天真少年的影
子，也是一位校长远远地看着这
些，并悄悄拍下这一刻的身影。但
愿在每一个春天里，都有这样的身
影出现在我们的身边，这是春天里
该有的影子。

□章铜胜

春天的影子

猜想读者诸君看到我的文章题
目，有人会不禁哑然失笑，如此脍炙人
口的诗当然是好诗，何劳你说？

在“ 谪 仙 人 ”李 白 璀 璨 的 诗 国
里，《赠汪伦》似乎不以奇崛想象或
瑰丽辞彩著称。它明白如话，直抒
胸臆，却赢得了千载之下无数读者
的 心 。 但 有 人 著文评说李白诗歌
时，对其许多诗歌自是赞不绝口，然
而又说“名家大家，的确有好东西，
逸品，神品，有时也有一般的次品。
如果不动脑子，人云亦云，就容易迷
信，尤其是在名家大家面前，更何况
诗仙李白？”此话道理上是不错的，
但具体到李白的《赠汪伦》一诗，此
君评论说“这诗一般，一是太露，二
是比喻不佳，以水之深比情之深，
谓之‘近取喻’，即同类相喻，其味
寡淡。”我对其论颇感惊诧，且不以
为然。

说到中国传统诗词，确有含蓄
隽永的特色，所谓“一切景语即情
语”，提倡情景交融，寓情于景，不
直说，让人品味而得之。但直露的
好诗也是有的，翻翻诗史便不难见
到。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李清照，她
是宋代婉约派的代表人物，不也写
过“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
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样直述
情志的好诗吗？李白诗直露的句子
也很多，“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
帆济沧海”“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
散尽还复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
辈岂是蓬蒿人”，不都是畅快淋漓
的诗句么？一首诗是否直露表达，
这与诗人一向的性情、当时的遭际

境遇及此一诗的题材 、形式有关，
岂可一概而论？此诗比喻取寻常事
物，通俗浅近，直观形象，民歌多取
此法。乡村人士唯知群山之高大，
田野之广阔，河流之深浅，“近取喻”
正可感其心而动其情。中国人形容
情志，多用比山高比海深为喻，何谓

“同类相喻，其味寡淡”？清代学者
沈德潜就很欣赏此诗的这个比喻，
说是“若说汪伦之情比于潭水千尺，
便是凡语。妙境只在一转换间。”据
此说两者是可以相比的，但不是以
物比人，而是以人比物，说潭水之深
不如汪伦之情深，这样比喻尤其精
妙而已。

人们喜爱此诗，除了欣赏其特
别的情韵，还缘于李白礼敬下层人
士。李白狂傲，世人所知，不要说令
高力士为他脱靴，使杨贵妃为其捧
砚，便是皇上召唤也是“天子呼来不
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样一个
性情高傲的人，能够礼敬一个下层
官员，感其盛情相邀而为之赋诗以
志，我想，这也是人们喜爱此诗的
一个理由吧。

如果此诗今天仅传诵于皖南泾
县地区，或可说其为此诗产生地人
民对此诗的偏爱，但其长期收于学
校教材供学生诵读，历代唐诗选家
的选本也多选有此诗，今天且为人
们广泛吟诵，还不足以说明它是一首
好诗吗？当然，此诗在李白诗中确也
算不上精品，但评价其为“一般”云云，
恐也有失公允与失之草率。且让我们
再吟诵一下李白的这首《赠汪伦》诗
吧：“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
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
情。”李白的豪迈与深情，今天还能
感动我们。春天已经来临了，我们
何妨到桃花潭一游，重新品味这首
诗无穷的韵味。

□吕达余

李白《赠汪伦》是首好诗


